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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门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向做前瞻性的预见是一

件冒昧而容易失当的事情。但是，鉴于符号学的重要

性及其趣味性，我们仍然愿意就此做一粗浅的尝试。 
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发展趋向主要决定于三个

因素：1）该学科本身应具备的理论框架体系；2）该
学科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3）该学科发展的现实状态。
下面我们试从这三个方面谈一下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未

来趋向。 
一、从符号学理论框架体系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向 

一般说来，大多数学科均存在该学科一般性的基

础理论研究和该学科应用于实际领域的应用研究两个

方面。符号学研究也不例外。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

士语言符号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二是美国逻辑符号学家查尔
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索绪尔与皮尔斯因此被尊为现代符号学
之父 20 世纪 60 年代起，现代符号学的研究几乎同
时兴起于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并在短短几年内发展

成为一场跨越国界和政治集团的统一的学术运动。 
在这一全球性的符号学思潮中，中国不可能置身

事外；不仅如此，符号学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

我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均蕴含了丰富的符号学

内涵。在现代，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建立符号学的设想。

赵元任先生早在 1926年于《科学》第 11卷第 5期、
第 11期发表了“符号学大纲”一文，提出建立符号学
的构想。他认为，最好要建立一个普遍的符号学，并

作了理论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的分工。 
赵元任先生完全可能独立于索绪尔和皮尔斯而提

出建立符号学这门学科，遗憾的是，赵元任此文发表

之后长期被忽视。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

沉默之后，赵元任的符号学思想终于得到部分学者（如

赵家新、吕丽贤、赵毅衡等）的关注。这必将大大推

动中国符号学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李幼蒸所著《理论符号学导论》（1999）亦
为中国符号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就应用符号学来说，近年来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丰

硕成果。王铭玉及其团队于 2004年出版了《语言符号
学》一书，后又于 2013年出版《现代语言符号学》；
李思屈等于 2004年出版《广告符号学》；林信华于 2011
年出版《社会符号学》；冯钢于 2013年出版《艺术符
号学》。自 2013年起，四川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
符号学丛书，包括《广义叙述学》、《电影符号学》、《图

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游戏学——

符号叙述学研究》、《广告符号学》、《新闻符号学》、《先

秦符号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符号学》、《武侠文化符号

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等等。 
无论在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领域，中国符号学

未来的发展都应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每个民族的科学及学术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民

族思维的烙印。我国古代汉民族思维的主要特点包括

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具象思维等。 
早在远古时期，华夏原始先民生存于黄河流域。由

于生活在特殊的封闭自足的地理环境，东临大海，西

阻群山，汉民族与大自然的关系较为稳定、协调，从

而形成了整体而统一的思维意识。儒家的“天人合一”

思想强调人与天地之间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的密切联

系，这促使汉民族思维趋向整体化。 
我国古人早就有“物生有两”（《左传·昭公三十二

年》）、“二气感应”（《易·咸》）、“刚柔相摩”（《周易·系

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等等朴

素的辩证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两个方面，它们相

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我国古代哲学推崇“观物取象”。《周易·系辞下》

第二章有如下记载：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

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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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一种具象思维模式：人们通过对事物进行

观察，获得自己的感受，然后对该事物的特征进行高

度概括和提炼。观物取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模

式，“观物-取象-比类-体道”已经成为中医、建筑、书
法、绘画等领域的核心方法，对很多学科均有方法论

上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就民族思维特性而言，中华民族长于

整体性、辩证性和具象性思维。因此，在我们看来，

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今后一段时间似乎感悟型、应用型

理论的发展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二、从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向 

学术发展除了受制于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

诸种因素外，还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其中，学

术研究的互补性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律。即每一学科在

某一方面出现长足的发展之后，其相对应的另一方面

也会出现长足的发展，以与已经发展的另一方面相对

应。例如，基础物理学长足发展之后，应用物理学一

定会相应地获得发展；而应用物理学长足发展之后，

基础物理学也会获得长足发展。 
语言学理论发展史也体现了这种互补关系。历史

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印欧语系各语族的起源问题，尤

其是各语族间共同的渊源和谱系问题。当历史比较语

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索绪尔终于站了出来，走出

历史语言学营垒，建立其共时语言学理论，研究语言

体系；巴赫金称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为“纯语言学”，但

在肯定索绪尔的语言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话

语观，建立其“超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语言观与巴

赫金话语观是互补性的，体现了两种语言哲学视角。

与此同时，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结构主义语
言学流派终于在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之后被

转换生成语法取代。当美国以转换生成语法为主流语

言学，重视语言形式研究时，英国、澳大利亚则兴起

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强调语境的研究。 
就符号学而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与皮尔

斯的逻辑符号学理论也同样具有互补性。其理论基础

不同，前者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提出建立符号学

的构想，后者则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生物行为主义理

论和逻辑学建立符号学；在意指方式上，它们分别采

取符号二分法和符号三分法；就使用范围而言，前者

属于社会心理学范围，主要应用于社会人文科学，而

后者具有科学倾向，使用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其范围无所不包。 
我们认为，就符号的普遍意义及随机意义而言，

就有关皮尔斯、索绪尔、莫里斯、巴赫金、洛特曼、

卡西尔、巴特等各位符号学家的理论的理解、阐释来

说，诸领域的互补性的学术理论也将是今后一个阶段

中国符号学重点取得成果的领域。 
三、符号学在中国发展的现实状态 

圣坦基罗认为符号学是一种社会科学（Santangelo）。
格雷马斯更将符号学看作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话语。而

社会科学有其发展规律。中国符号学也必然遵循一般

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这样一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在

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实践，发现问题，

以此作为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新的动力，促进其进一步

发展；中国符号学也必然在来自语言学界、文学界、

哲学界、艺术学界等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碰撞和学

术争鸣中获得长足发展；符号学尤其具有跨学科特征，

它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因此，中国符号学应该贯通

古今，将人文社科各领域的成果加以整合，并且融会

中外，将国外符号学思想与中国符号学研究有机结合

起来；不仅如此，中国符号学还需要汲取包括生物学

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的营养，拓宽学科范围，从而将符

号学发展为西比奥克意义上的“整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就当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来看，自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受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注
重跨学科研究，注重吸收临近人文学科的成果甚至吸

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并渐成

趋势（例如当代学者林兴宅的“系统论美学”、黄海澄

的“控制论美学”，潘新宁的“戏曲艺术控制论”等。

而符号学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吸收各学科成果的具有跨

学科性质的学科，因此，我国当下这种跨学科研究的

风气也为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体现于

上述几个方面。国内除了一大批符号学研究的专家、

学者以外，还涌现了众多符号学研究团队、符号学研

究机构、符号学学术期刊等；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

会成立已逾二十年，每两年举办一届年会和一届高层

论坛，这些都为我国符号学界的学者相互交流和对话

创造了机会。作为一本立足我国符号学研究的国际英

文学术期刊，《中国符号学研究》（Chinese Semiotic 
Studies）更将中国符号学研究推上了世界舞台，使得
西方学术界能够倾听来自中国符号学学者的声音，为

中西方符号学对话与沟通构筑了良好的平台。 
目前，符号学在中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

注和兴趣。中国符号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蓬勃发展的

态势。当然，我们仍需努力，继续维持并不断扩大应

用型符号学研究成果，尤其要加强中国特色的符号学

基础理论的构建，唯有这样方能实现中国的“第四大

符号学王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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